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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田园生活
王祥夫

大同市酒厂第一代酿酒总技师王子忠
刘昌印

许得清幽与物华，
草繁林茂绿荫夸。
浮云暖日来还去，
细雨熏风正复斜。
但见芙蓉吻池水，
犹怜莺燕戏泥沙。
石榴爱做妖娆梦，
梦里丹心咏夏嘉。

已然红尽绿茵裁，
斗指东南又一回。
柳絮纷飞飘四野，
榴花怒放映三垓。
移眸似觉熏风起，
入夏方知溽热催。
雨舞云歌迎暑气，
声声蛙鼓唱将来。

四十年的晨昏
折叠成褶皱的诗行
您的手掌布满老茧
却比云朵还要柔软

每一次翻身 每一口饭
都是岁月写下的注脚
您用佝偻的脊梁
为我筑起避风的港湾

清晨的药香
傍晚的呢喃
在重复的日子里
织就温暖的网

白发爬上您的鬓角
皱纹刻满您的脸庞
可您眼中的光芒
依旧如初升的太阳

四十年 是短暂的一瞬
也是永恒的守望
您用全部的爱
托起我生命的重量

如今 我多想成为
您依靠的肩膀
就像您曾经那样
给您最安心的力量

初夏二则
张谟

温馨的港湾
——致母亲

寇永菊

隶书对联 宋志强书

爷爷的炕围画
夏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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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菜花开
袁秀兰

天空藏进蔚蓝
时光豁然开朗
云朵，鸟鸣
山风，溪流
这故乡的风景随我流动
这沟沟坎坎
赤裸，我喜欢
深掩，我喜欢
寂静，我喜欢
喧嚣，我喜欢
所有的察觉皆是土色的
词语也是

炊烟拽住烟囱里的火苗
向天空描述乡愁的温暖
羊群走过的路上
粪粒铺成星河
耕地的拖拉机突突突地写诗
我好像看见了果实

一些在上面
一些在下面

路过无名的草坡
我没有忽略那些无名的小草
它们集体摇晃着二两风
让卑微闪出光来
一群一群的蝴蝶落在草尖上
蛰伏已久的词
叮当作响

村子这么小
故乡这么大
听，草木窃窃私语
看，花蝶眉来眼去
我一个人傻乎乎地走在小路上
像一只温顺的绵羊
此时此刻
整个故乡都是我的

故乡是我的
林兴明

很 小 就 喜 欢 陶 渊 明 先 生 ，他 的 田
园 诗 与 他 对 田 园 生 活 孜 孜 不 倦 的 向
往，还有他那大大有名的《桃花源记》
和《五柳先生传》都是我极其喜欢的。
但人们有一句话说得很好，那就是人
总是缺什么才喜欢不停地说什么，所
以说陶渊明先生也许是因为没种过地
才向往田园，如果让他像老农一样天
天去种地，也许就不会有那么多的田
园生活出现在他的笔下。从古到今，
诸多的美好其实都存在于想象之中，
是越想越好。如果真的要他去付诸实
践倒未必好了。不过，一个人在现世
能安安静静地待在那里耽于想象，也
真算是一种大福。

向 往 田 园 生 活 是 一 回 事 ，但 能 不
能实现自己的想象却是另一回事。就

说我自己，我的田园生活就只局限在
阳台上。我家朝南的那个阳台很大，
那年我还请东浣的谁堂刻了一方闲章

“阳台农民”，直到现在，有时候我还会
把它钤印在画上。许多年了，从春到
冬，我总是会在阳台上种不少东西，从
各种的花草到各种的蔬菜，还种过竹
子和梅花，但结果都不佳。如果要种
麦子和谷黍，我想可能也不大行。我
也想过种玉米和高粱，但到了该下种
的时候，却苦于一时找不到种子。今
年却忽然种起马铃薯来了，原因是去
年吃剩下的马铃薯忽然长出了不少芽
子，我想它既不能吃，何不把它种在往
年种各种花卉和蔬果、既深且大的盆
子里。为了这件事，我还问了不少朋
友，他们都无一例外地马上笑起来，因

为他们从没有听过有人在阳台上种马
铃薯。

有 一 个 朋 友 还 为 此 撰 了 个 上 联 ：
“山药蛋派作家阳台大种山药蛋”，而
至 今 ，下 联 尚 没 有 人 能 够 对 得 出 ，我
想下联再笨拙也不好对出“荷花淀派
作家案头养荷花”之类的句子。所以
说简单的上联往往让人对不出下联，

“ 续 对 ”总 是 难 于“ 出 对 ”是 有 道 理
的 。 提 问 容 易 ，答 问 却 往 往 让 人 发
愁。

再说今年阳台上的马铃薯。种下
去之后我就一直没有去看过，因为今
年天气转暖之后就一直在忙，去了两
次苏杭，其间除了看梅花也只是喝了
不少白酒，而那天忽然想到要上阳台
上 看 看 我 的 马 铃 薯 ，让 人 想 不 到 的

是，它们居然都已经从盆子里长了出
来 ，而 且 还 开 了 花 ，而 同 时 也 长 出 不
少杂草，比如去年撒落在盆子里的草
茉莉和牵牛花也长了出来。鄙人不免
做一回阳台农民，把马铃薯盆子里的
杂 草 和 草 茉 莉 、牵 牛 花 统 统 拔 掉 ，并
且向盆中浇水。一边给马铃薯浇水，
一边忽然就想起了老舍写的那篇关于
种花的文章，想什么时候应该再找出
来读读。

指 尖 在 老 家 的 炕 围 画 上 滑 过 ，思
绪也随着记忆游荡在一段段温馨的回
忆中。

爷 爷 是 村 里 画 炕 围 画 的 一 把 好
手 ，年 年 都 会 将 最 新 设 计 绘 在 墙 围
上 。 儿 时 的 我 常 常 用 小 指 头 在 其 间
游 走 ，恍 如 身 临 其 境 ，有 时 穿 梭 于 象
征富贵的牡丹花丛，有时驻足在教化
育人的《二十四孝图》前，有时游历在
水 墨 氤 氲 的 山 水 亭 台 间 ，有时乘驾展
翅的仙鹤直上九霄……在物质文化相
对匮乏的年代，小小的炕围画丰富了
我的内心世界，成了我幼年最生动的
启蒙书。

我 常 靠 着 墙 围 ，与 盘 腿 坐 在 土 炕
上的爷爷闲谈。每每说起炕围画，他
的眼里便泛起光芒。爷爷告诉我，早
年 间 ，农 家 多 用 坩 子 土 刷 墙 ，这 种 墙
面极易脱落起皮，蹭脏衣物被褥。乡
民们便用坩子土调胶水，沿炕涂出二
尺 高 的“ 围 子 ”，既 保 护 墙 面 ，又 方 便
倚 靠 。 后 来 为 了 在 实 用 基 础 上 追 求
美 感 ，人 们 以 墨 线 勾 勒 边 饰 ，中 间 绘

三 两 枝 写 意 花 卉 ，空 白 处 以 单 色 平
涂，这便是单色炕围画的雏形。历经
代 代 改 良 ，炕 围 画 发 展 出 彩 绘 技 法 ，
待 画 作 干 透 后 ，用 桐 油 罩 面 ，墙 面 顿
时 晶 莹 如 鉴 ，脏 污 时 只 需 用 湿 布 轻
拭，便焕然一新。

一 代 又 一 代 ，这 门 技 艺 在 黄 土 地
上 生 生 不 息 ，那 寓 意 吉 祥 的 纹 样 ，那
明 亮 的 色 彩 ，仿 佛 在 时 间 的 洗 礼 下

不 会 褪 色 一 样 ，给 家 家 户 户 的 土 墙
晕 染 出 独 特 的 生 机 。 从 咿 呀 学 语 到
结 婚 生 子 ，家 中 的 炕 围 画 如 同 无 声
的 师 长 ，见 证 着 一 个 个 孩 童 的 成
长 。 那 些 油 彩 里 ，分 明 沉 淀 着 几 代
人 的 光 阴 。

如 今 爷 爷 已 离 世 多 年 ，我 们 也 搬
进 了 城 市 的 楼 房 。 坐 在 老 家 的 土 炕
上 ，记 忆 总 会 带 我 回 到 过 去 —— 油
灯 在 彩 绘 墙 围 上 投 出 摇 曳 的 光 晕 ，
桐 油 的 清 香 混 着 炕 席 的 谷 草 味 ，爷
爷 的 烟 锅 明 明 灭 灭 ，而 那 些 定 格 在
墙 上 的 牡 丹 ，永 远 绽 放 在 我 记 忆 的
深 处 。

风儿掠过田野的时候，才发现油
菜 花 不 知 道 什 么 时 候 开 放 了 ，一 汪
汪 浓 烈 的 金 黄 ，已 经 悄 然 铺 满 大
地 。 这 是 属 于 油 菜 花 的 季 节 ，在 田
埂 的 褶 皱 里 ，在 坡 地 的 臂 弯 中 ，在 河
畔 的 倒 影 间 ，油 菜 花 挨 挨 挤 挤 缀 满
枝 头 ，以 排 山 倒 海 之 势 ，将 节 气 的 样
子，抒写得淋漓尽致。

温 润 ，恬 静 ，悠 然 。 流 淌 着 一 弯
新 月 的 婉 约 ，把 朦 胧 和 旑 旎 作 为 序
曲 ，油 菜 花 以 它 独 特 的 方 式 ，开 启 着
生命的葳蕤。遥望花海，薄雾在花枝
间缠绵游走，露珠悬在金黄的花瓣边
缘 ，折 射 出 细 碎 的 光 芒 ，宛 如 大 自 然
撒 落 的 星 辰 。 风 过 处 ，花 浪 此 起 彼
伏，油菜花香与远处传来的蛙声虫鸣
交织在一起，奏响一首生机勃勃的圆
舞曲。穿梭在花间小径，指尖不经意
拂 过 花 朵 ，触 碰 到 花 瓣 的 柔 软 与 细
腻 ，仿 佛 能 感 受 到 一 种 温 柔 的 力 量 。
此 刻 ，时 光 仿 佛 慢 了 下 来 ，让 人 沉 浸
在这片纯粹的金黄世界里，忘却尘世
的喧嚣与烦恼，只留下满心的欢喜与
宁静。

油菜花的花期虽然不长，大约是
一 个 月 左 右 ，但 在 这 短 暂 的 时 间
里 ，它 却 以 最 饱 满 的 姿 态 ，为 大 地
增 色 ，赢 得 了 无 数 喝 彩 。 油 菜 花 的
金 黄 里 沉 淀 着 无 尽 的 诗 情 画 意 ，杨
万 里 曾 捕 捉 到“ 儿 童 急 走 追 黄 蝶 ，
飞 入 菜 花 无 处 寻 ”的 灵 动 瞬 间 ，而
今 我 们 仍 能 看 见 ，那 些 追 逐 风 筝 的
孩 子 在 金 色 的 浪 涛 中 忽 隐 忽 现 的 笑
靥 ，那 些 纯 真 的 童 趣 和 欢 声 笑 语 ，将

平 凡 的 日 子 装 点 成 永 不 褪 色 的 诗
行。

不同于桃李争春的喧嚣，油菜花
自 有 自 己 的 性 格 。 和 其 他 农 作 物 的
花 朵 相 比 ，油 菜 花 的 花 朵 形 状 相 当
令 人 瞩 目 。 它 们 以 燎 原 之 势 ，将 整
个 田 野 化 作 流 动 的 金 色 江 河 。 含 苞
时 ，它 们 是 细 小 的 花 蕾 ，似 点 点 新
绿 。 半 绽 时 ，是 摇 曳 的 烛 火 。 待 到
盛 开 时 节 ，便 成 了 淹 没 山 峦 的 金 色
海 洋 。 最 令 人 感 叹 的 是 它 们 开 放 时
的 细 节 ，初 绽 时 ，仅 露 出 几 片 娇 嫩 的
花 瓣 ，宛 如 晨 曦 中 刚 刚 苏 醒 的 精 灵 ，
小 心 翼 翼 地 探 出 头 来 ，带 着 一 丝 羞
涩 与 胆 怯 。 待 风 儿 渐 暖 ，阳 光 明 媚 ，
它 们 便 不 再 保 留 ，尽 情 绽 放 ，将 所 有
的 金 黄 毫 无 保 留 地 释 放 出 来 ，化 作
最 耀 眼 的 星 辰 。 它 们 的 叶 子 甘 当 配
角 ，将 整 个 大 地 的 舞 台 交 给 花 朵 ，它
们 的 芬 芳 不 似 桂 花 浓 郁 ，却 裹 挟 着
泥 土 与 阳 光 的 气 息 ，在 暖 风 中 织 就
一 张 无 形 的 大 网 ，将 漫 山 遍 野 都 笼
罩 在 金 色 的 梦 幻 里 。 这 是 属 于 时 光
的 慷 慨 ，是 草 木 对 季 节 最 深 情 的 礼
赞 ，无 需 雕 琢 ，不 必 衬 托 ，只 消 将 生
命 的 本 真 铺 展 开 来 ，便 足 以 让 所 有
的姹紫嫣红都黯然失色。

油菜花开，芬芳四溢，它们轻盈，
清澈，姿态柔韧，风情万千。它们绽放
着 妩 媚 ，绽 放 着 无 怨 无 悔 坚 定 不 移 。
如一把把火炬，点亮了乡野，也点亮了
人们心中的憧憬。这是属于油菜花的
独特魅力，也是我一直钟情油菜花的
答案。

我和王子忠相识在 20 世纪 80 年代
初，那时听到了王子忠许多传奇的酿酒
故事。

王子忠，河北香河人，中等个头，四
方脸。他天资聪明，16 岁就开始给私人
作坊烧酒。1952 年，他在大同市酒厂参
加了工作。因为他点子多，不墨守成
规，善于变通，因此，他带的班出酒率一
直遥遥领先。1956 年厂领导把他提拔
为酿酒总技师，成为大同市酒厂第一代
酿酒总技师。

20 多岁的王子忠全面负责企业的
技术工作，这在当时全国酿酒行业中可
以说是少之又少。他虽然年轻，可市酒
厂的职工非常敬重他，都说他是酿酒的
奇才。

大 同 市 酒 厂 在 建 厂 投 产 后 的 三
四 年 中 一 直 生 产 的 是 散 装 白 酒 和 黄
酒，给销售带来了很大的不便。那时
全 厂 有 12 个 生 产 班 ，因 为 销 售 的 原
因经常出现憋库的现象，严重制约了
企业的发展。针对这一问题，王子忠
一 上 任 就 提 出 建 瓶 装 车 间 ，注 册“ 云
岗 牌 ”商 标 ，让 产 品 走 得 远 、打 得 响 。
厂领导及时采纳和支持他的建议，使
企 业 的 销 售 出 现 了 供 不 应 求 的 大 好
局面，生产白酒班从 12 个增到 14 个，
日 产 量 由 原 来 的 4500 多 公 斤 增 到
6000 公斤，企业的经济效益得到了很
大的提高。

王子忠搞白酒思路新、办法多，用

工 人 的 话 说 他 真 有 两 下 子 。 20 世 纪
60 年代初期，因自然灾害国家粮食紧
缺 ，不 少 人 因 营 养 不 良 出 现 了 浮 肿 。
王子忠精心研制出了用麸皮（小麦皮）
经过蒸煮发酵而成的酵母酒，这个酵
母酒非常神奇，喝下这个酒浮肿很快
就消除了。这种度数低、成本低、价格
低的酵母酒一上市就被抢购一空，产
销两旺。

酵母酒的成功不仅让王子忠增强
了信心，而且还从中得到了许多启示，
那就是企业要发展，必须是产品高质
量、多品种，适应用户的需求。王子忠
给自己制定了一个规划，每年至少推出
一到两个新产品，为企业注入市场营销
活力。

金 银 籽 酒 是 王 子 忠 研 制 的 第 二
个 新 产 品 ，这 个 酒 是 用 10 多 种 名 贵
中 草 药 材 配 制 而 成 ，药 香 味 明 显 ，具
有 强 身 健 体 的 保 健 作 用 。 随 后 他 又
研 制 出 梅 桂 花 、青 梅 酒 等 10 多 个 新
产 品 ，其 中 ，特 制 浓 香 型 的“ 云 冈 香 ”
白 酒 一 直 在 大 同 云 冈 酒 业 公 司（2000
年 云 啤 集 团 分 立 改 制）传 承 至 今 ，深
受 市 场 的 青 睐 。 王 子 忠 研 制 的 新 产
品一时成了市场销售的主力军，不仅
让市场“火”起来，也给企业带来了可
观 的 经 济 效 益 。 原 市 酒 厂 总 工 程 师
黄 道 伟 告 诉 我 ，那 时 买 酒 的 人 多 ，酒
厂怕影响生产不敢在厂内卖，专门在
大同火车站银行家属区设专销点，天

天都是人山人海，有时连栏柜都被挤
塌 。 我 作 为“ 云 啤 人 ”听 到 这 些 后 感
到十分欣慰和自豪。

王 子 忠 坚 持 科 学 态 度 ，不 断 改 进
酿酒技术，使制约白酒生产的问题一
个 个 得 到 了 解 决 。 白 酒 酿 造 同 行 都
知道，夏季气温高是酿酒最头疼的一
件 事 ，它 直 接 影 响 酒 的 产 量 。 因 此 ，
许 多 白 酒 生 产 企 业 在 盛 夏 时 选 择 停
产，以免造成损失。为了解决这一老
大难问题，王子忠提出避免夏季减产
的 六 条 措 施 ：细 化 配 料 ，降 低 入 池 淀
粉 含 量 ；降 低 入 池 的 温 度 ，有 效 控 制
发 酵 的 酸 度 ；减 少 曲 子 和 酵 母 的 用
量 ，防 止 过 度 发 酵 ；适 当 缩 短 发 酵 醅
的发酵时间，及时检查和控制发酵池
中 的 温 度 ；调 整 工 作 时 间 ，选 择 在 气
温最低的时间段组织生产；使用地下
最 新 鲜 的 井 水 ，有 效 地 控 制 发 酵 温
度 。 同 时 ，王 子 忠 还 研 究 出 配 糟 调
酸、立渣法，避免了发酵周期长、产酒
速 度 慢 的 现 象 。 通 过 采 取 这 一 系 列
的措施，保证了在夏季生产的出酒率
达 到 了 投 粮 45%的 国 家 标 准 ，并 一 直
被推广沿用至今。

明 代 有 诗 曰 ：“屑 琼 为 酒 露 为 浆 ，
超出人间色味香。”大同市酒厂的老一
辈就是凭着一颗高度的责任心和艰苦
创业的精神，打造出了一片天地，为企
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 世纪
60 年代初，轻工部为了把全国白酒出
酒率搞上去，派出专家在山东烟台白
酒厂搞试点，总结出一整套提高白酒
产量的工艺操作流程。时任大同市酒
厂技术股股长的王子忠带领技术骨干
积极前往烟台学习，并在山西省第一
家推广应用山东烟台工艺操作法，实
行 低 温 发 酵 ，定 温 蒸 烧 ，使 用 麸 曲 酵
母。在此基础上，王子忠又总结出白
酒操作必须做到“五好”，即糊化好、糖
化好、发酵好、操作好、卫生好，使出酒
率由原来的 45%大幅度提高到 48%以
上，创造了全省白酒出酒率第一名的
好成绩。他勇于探索钻研，积极创新
实践，在大同市酒厂的历史中留下了
闪亮和可贵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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